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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 八

钓情二二

【原文】

孔子曰：“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”，又曰：“未信则以为谤

己。”孙卿曰：“语而当，智也，默而当，智也。”尸子曰：“听言，耳

目不惧，视听不深，则善言不往焉。”是知将语者，必先钓于人

情，自古然矣。

韩子曰：“夫说之难也，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。说

之以厚利，则见下节而遇卑贱，必弃远矣［所说实为厚利则阴

用其言而显弃其身，此不可不知也］。说之以名高，则见无心

而远事情，必不收矣［所谓实为名高而阳收其身而实疏之。此

不可不知也］。事以密成，语以泄败，未必其身泄之也，而说及

其所匿之事，如是者身危［周泽未渥也，而语极知，说行而有功

则德亡，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，如是者身危］。贵人有过端，而

说者明言善议以推其恶者身危。贵人或得计而欲自己为功，

说者与知焉则身危。强之以其所不为，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

身危。”又曰：“与之论大人，则以为间已，与之论细人，则以为

鬻权。论其所爱，则以为借资，论其所憎，则以为尝已。顺事

—源—

名 家 藏 书

卷

八



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，虑事广肆，则曰草野而居侮，此不可不

知也援援援援援援彼自智其计，则勿以其失当之，自勇其断，则勿以
其敌怒之。”［凡说须旷日弥久，周泽而不疑，交争而不罪，乃明

计利害，以致其功。直指是非，以饰其身。以此相持，此说之

成也。］

荀悦曰：“夫臣下所以难言者，何也？言出乎身则咎悔及

之矣。”故曰：举过揭非，则有干忤之咎，劝励教诲，则有挟上之

议。言而当，则耻其胜己也，言而不当，则贱其愚也。先己而

同，则恶其夺己明也，后己而同，则以为从顺也。违下从上，则

以为谄谀也，违上从下，则以为雷同也。言而浅露，则简而薄

之，深妙弘远，则不知而非之。特见独智，则众恶其盖己也，虽

是而不见称，与众同智，则以为附随也，虽得之不以为功。谦

让不争，则以为易容，言而不尽，则以为怀隐，进说竭情，则以

为不知量。言而不效，则受其怨责，言而事效，则以为固当。

利于上不利于下，或便于左则不便于右，或合于前而忤于后，

此下情所以常不通。仲尼发愤，称“予欲无言”者，盖为语之难

也。何以明其难也？

昔宋有富人，天雨坏墙，其子曰：“不筑，且有盗。”其邻人

亦云。暮而果大亡，其家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。郑武公欲伐

胡，乃以其子妻之，因问群臣：“吾欲用兵，谁可伐者？”关其思

曰：“胡可伐。”乃戮关其思，曰：“胡，兄弟之国也，子言伐之，何

也？”胡君闻之，以郑为亲已而不备郑，郑人袭胡，取之。此二

说者，其智皆当矣，然而甚者为戳，薄者见疑，非智之难也，处

智则难。

卫人迎新妇，妇上车，问：“骖马，谁马也？”御曰：“借之。”

新妇谓仆曰：“拊骖，无苦服。”车至门，拔教：“逆母，灭橹，将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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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。”入室，见臼，曰：“徙牖下，妨往来者。”主人大笑之。此三

言，皆要言也，然而不免为笑者，早晚之时失矣。此说之难也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不看对方脸色就贸然开口说话，就叫做瞎子。”

他还说：“还没有取得对方信任，就冒然提意见，就会被认为是

毁谤。”（译者按：这是孔子弟子子夏的话。原文为：“信而后

谏，未信，则以为谤已也。”见《论语·子张》，著者记忆有误）荀

子说：“该讲话的时候，讲话恰到好处，这就是智慧，不该讲话

的时候则保持沉默，这也是智慧。”尸子说：“听别人讲话的时

候，耳目不专注，精神不集中，这时候，就不要向他讲什么有价

值的话。”从这些先贤的话中，我们可以明白，凡是要游说君主

的人，一定要先摸清对方的态度，自古以来成功的游说者都是

这样做的。

韩非子曾经说过：“游说者的困难在于，要了解你所要游

说的对象的心理，然后才可以用我的话去顺应他。如果用厚

利去游说他，就会被认为是志节卑下，那么他就会用卑贱的待

遇对待你，你必然会被弃掷疏远了。［其实，你所游说的对象

实际上是贪图厚利的，只不过为了掩饰自己的贪，才暗中采纳

你的建议却公开地疏远你本人，这是不能不明白的。］如果你

用清高的名声去游说他，就会被认为是头脑冬烘，离人情事理

太远，必然不会采纳你的意见。［你游说的对象如果实贪厚

利，而却要获取清高的名声，就在表面上亲近你，实际上却疏

远你，这也是不能不明白的。］事情因保守机密而成功，而游说

者往往由于泄露了君主的机密而失败。这倒末必是他有意识

地要泄露，而是由于无意中触及了君主隐秘的事，象这样就会

有生命危险了。［这是由于君主与游说者之间的恩泽情分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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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到亲密深厚的程度，而游说者却要尽其所知来讲极知心的

话，即使意见被采纳而且也收到了成效，他也不会认为这是你

的功劳，如果不采纳你的意见，或采纳了而事情却办糟了，你

就会受到猜疑，这样也就会有生命危险了。］贵人有了过失，你

却明白无误地用大道理来推究他的过错，这样也会有生命危

险。贵人自认为有良谋善策，要独自建功，而游说者却预先知

道了那个计谋，就会有生命危险。勉强君主做他不愿意做的

事，企图制止君主正在做的事，也会有生命危险。韩非子还

说：“如果与君主议论他的大臣，他就会认为你是在离间他们

的君臣关系，如果向君主推荐他身边的亲信小人，他就会怀疑

你出卖他的权势。称颂他所爱的人，会被认为要拿他本人做

靠山，批评他所憎恶的人，则会被认为是试探他的态度。如果

顺君主之意略述其事来陈说已见，会被认为畏怯懦弱，不敢坦

诚进言而有所保留。但如果多方面的思考，放言直陈已见，毫

不保留，则又被认为是粗野而傲慢。这也是不能不明白的。

如果他自认为聪明，计谋高明，就不要指责他的失误，使他感

到窘迫，如果他为自己的果断敢为而自负时，就不能指责他的

过错而惹他发怒。”［凡游说君主，须待旷日弥久，恩泽感情已

经亲切深厚之后，讨论再深微也不会受到猜疑，互相争论也不

会受到怪罪，这时才能明白地阐述利害关系，以达到成功的目

的。直言指出其是非对错，来修饰完善他本人的素养，有了这

样的凭借之后才会有游说的成功。］

荀悦说：“臣下难以向君主进言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？话

一出口，便有生命之忧，灾祸也就跟着来了。”所以人们说指摘

君主的过失，就会有冒犯尊严、违逆君命之罪，劝戒勉励教诲

君主，便会受到威逼君上的责难。你说得对，他就会因你强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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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而感到耻辱，你说得不对，他就会认为你愚蠢而看不起你。

相同的意见，你比他说得早，他会认为你有意显示比他聪明而

忌恨你，而你若在他之后发表相同的看法，他又会认为你是顺

风使舵，毫无主见。违背下级而顺从上级，会被认为是阿谀奉

承，违背上级顺从下级，又会被认为随声附合。与大伙说一样

的话，就会被看作是从俗，发表与众不同的独到之见，又会被

认为是企图独占美名。话说得浅显直露，则被认为浅薄而受

到轻视，而讲深妙宏远的大道理，则因听不懂而非难你。有特

立杰出的独到见解，众人就会因你超过了他们而痛恨你，即使

他们私下认为讲的对也绝不会被他们所称赞。与大家相同的

见解又会被认为是随众从俗，即使有成效也不被承认。言语

谦让不争则被认为智力贫乏，言而不尽被认为是有意留一手，

而你若言无不尽又被认为不识时务。说了不见成效，就会受

到怨恨责难，说了之后见到成效，则又认为本来就事该如此。

有利于上的话必不利于下，有利于这一方面的必不利于那一

方面，与前边的利益相符就会与后边的利益相违，这就是臣下

之情难于上通君主的原因啊！孔子曾激愤地说：“我打算不再

说什么了。”就是针对游说者这种难处而发的。怎么知道这种

难处呢？

过去宋国有一位有钱人家，由于连降大雨，冲倒了院墙，

儿子说：“不赶快把墙垒起来，就会有盗贼进来偷窃。”他家的

邻居也这样说，夜里，家中果然被盗，失去了大量财产。有钱

的人家认为他家的儿子聪明，却怀疑邻居的父亲是盗贼，偷走

了他家的财产。郑武公要讨伐胡人，却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

人首领，并故意问群臣：“我想动用军队，你们说哪个国家该是

讨伐的目标？”有个叫关其思的臣子说：“胡人可以做我们讨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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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目标。”郑武公便杀掉关其思并声言：“胡人，乃是兄弟般的

邻邦，你却说可以讨伐，是什么意思？”胡人的国君听到后，认

为郑国亲近自己而不再防备郑国，郑国的军队便对胡人发动

突然袭击，攻取了他们的国家。富人的邻居与关其思的话都

对，然而严重的结果是被杀，轻微的结果是受怀疑，可见使人

感到为难的并不是聪明或不聪明，而是如何使用这种聪明。

卫国的一户人家娶新媳妇，新娘子上车后问仆人说：“车

辕两边的骖马，是谁家的？”赶车人回答说：“是借来的。”新娘

子便对仆人说，抽打那两边的骖马，不要累坏驾辕的服马。”车

来到夫家的门口，就立即催促：“接婆母出来，灭掉楼上灯火，

防止发生火灾。”进入新房后，看到舂米石臼，就说：“移放到窗

子下边去，在这里会妨碍人们来往。”引得新郎家里的人大笑。

新娘子的三句话都很中肯，却不免遭受嘲笑，其原因是说的时

机不当。这就是劝说他人的难处。

【原文】

说者知其难也，故语必有钓，以取人情。何以明之？

昔齐王后死，欲置后而未定，使群臣议。薛公田婴欲中王

之意，因献十珥而美其一，旦日因问美珥所在，因劝立以为后，

齐王大悦，遂重薛公。此情可以物钓也。

申不害始合于韩王，然未知王之所欲也，恐言而未必中于

王也。王问申子曰：“吾谁与而可？”对曰：“此安危之要，国家

之大事也，臣请深维而苦思之。”乃微请赵卓、韩晁曰：“子，皆

国之辩士也，夫为人臣者，言何必同？尽忠而已矣。”二人各进

议于王以事。申子微视王之所悦，以言于王，王大悦之。此情

可以言钓也。

吴伐越，越栖于会稽，勾践喟然叹曰：“吾终此乎？”大夫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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曰：“汤糸夏台，文王囚羑里，重耳奔翟，齐小白奔莒，其卒霸

王。由是观之，何遽不为福乎？”勾践既得免，务报吴。大夫种

曰：“臣观吴王政骄矣，请尝之。”乃贷粟以卜其事。子胥谏勿

与，王遂与之。子胥曰：“王不听谏，后三年，吴其墟矣！”太宰

嚭闻之，谗曰：“伍员貌忠而实忍人。”吴杀子胥，此情可以事钓

也。

客以淳于髡见梁惠王，惠王屏左右，再见之，终无言，王怪

之，让客。客谓淳于髡，髡曰：“吾前见王，王志在驰逐，后复见

王，王志在音声，是以默然。”客具以报王，王大骇曰：“淳于先

生，诚圣人也。前有善献马者，寡人未及试，会生来。后有献

讴者，未及试，又会生至。寡人虽屏人，然私心在彼。”此情可

以志钓也。

智伯从韩魏之君伐赵，韩魏用赵臣张孟谈之计，阴谋叛智

伯。张孟谈因朝智伯，遇智果于辕门之外。智果入见智伯，

曰：“二主殆将有变，臣遇张孟谈，察其志矜而行高，见二君色

动而变，必背君矣。”智伯不从，智果出，遂更其姓曰辅氏。张

孟谈入见赵襄子曰：“臣遇智果于辕门之外，其视有疑臣之心。

入见智伯而更其族，今暮不击，必后之矣。”襄子曰：“诺！”因与

韩魏杀守堤之吏，决水灌智伯军，此情可以视钓也。

殷浩仕晋，有盛名，时人观其出处，以卜江左兴亡，此情可

以贤钓也。［《吕氏春秋》曰：“夫国之将亡，有道者先去。”］

《钤经》曰：“喜，色洒然以出；怒，色?然以侮；欲，色?然
以愉；惧，色惮然以下；忧，色瞿然以静。”此情可以色钓也。

［《易》曰：“将叛者，其辞惭，中心疑者，其辞枝。吉人之辞寡，

躁人之辞多。诬善之人，其辞游，失其守者，其辞屈。”《周礼》

五听：一曰辞听，辞不直则烦；二曰色听，色不直则赧；三曰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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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，气不直则喘；四曰耳听，耳不直则惑；五曰目听，目不直则

眊然。］

由是观之，夫人情必见于物。［昔者晋公好色，骊姬乘色

以壅之。吴王好广地，太宰陈伐以壅之。桓公好味，易牙蒸子

以壅之。沉冥无端，甚可畏也。故知人主之好恶，不可见于

外。所好恶见于外，则臣妾乘其所好恶以行壅制焉。故曰：人

君无意见则为下饵。此之谓也。］能知此者，可以纳说于人主

矣。

【译文】

由于游说君主者知道游说之难，所以游说之前必须先行

试探，以了解君主的态度。怎么知道是这样呢？

过去齐威王的王后死了，打算册立新的王后但还未拿定

主意，便交给群臣商议。薛公田婴想要符合威王心意，便借机

献上十副耳环，其中有一副尤其精美，第二天暗中了解这副精

美的耳环戴在了哪位夫人的耳朵上，便建议威王册立这位夫

人为王后。齐威王非常高兴，于是薜公田婴从此受到重用。

这说明君主的爱憎可以用物事试探出来。

申不害刚开始受韩王信任的时候，还未弄清韩王的真实

意图，怕所言未必能合韩王之意。韩王问申不害：“我与哪个

国家结盟才更好呢？”申不害回答说：“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

重大问题，请允许我深思熟虑之后再回答。”于是私下悄悄地

对赵卓、韩晁说：“你们二位先生都是能言善辩之士，但作为君

主的臣子，所说何必都与君主意见相同？只要尽自己的忠心

就行了。”二人便分别向韩王陈述了自己的意见，申不害喑中

观察哪个人的意见韩王听得高兴，然后向韩王进言，韩王非常

满意。这说明君主的好恶可以用话语来试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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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国战败了越国，越王勾践被困于都城会稽（今浙江绍

兴），勾践感慨万分，叹息说：“我真的要命丧于此了吗？”大夫

文种安慰他说：“当年商汤被夏桀囚禁在夏台，周文王被商纣

囚禁在羑里，晋文公重耳为公子时，受到骊姬的谗害，出逃戎

狄，齐桓公为公子时曾到莒国避难，但最后都成就了王霸之

业。由此看来，你今天的处境，怎么能知道不是将来转祸为福

的开端呢？”勾践在获得吴王夫差的赦免后，决心向吴国报仇

雪耻。大夫文种献计说：“据我观察，吴王在政治上已经非常

骄横了，请你让我试探一下。”于是就用向吴国借粮来试探吴

王的态度。伍子胥劝吴王，不要借粮给越国，可是吴王不听，

硬是借给了越国粮食。伍子胥说：“大王不听我的劝阻，今后

三年之内，吴国必然成为一片废墟。”太宰伯嚭听了这话后，向

吴王进谗言说：“伍员（子胥）外貌忠厚，实际上是个残忍的

人。”吴王于是便杀了伍子胥。这说明君主的态度可以借某一

事端来试探。

梁（魏）惠王的一位宠臣把策士淳于髡推荐给惠王，惠王

屏却左右亲信，单独接见淳于髡两次，但淳于髡始终没说一句

话。惠王感到奇怪，责备推荐淳于髡的那位宠臣，那位宠臣转

告了淳于髡。淳于髡说：“我第一次见梁王，梁王内心在想着

骑马驰骋；第二次见梁王，梁王内心在想着欣赏音乐，所以我

才沉默不言。”宠臣把这话上报给梁王，梁王大惊道：“淳于先

生真是圣人啊！第一次接见他的时候，恰好有人来献好马，我

还未来得及试骑，淳于先生就来了。第二次接见他的时候，又

有献歌手的，我还没来得及听，正好淳于先生又到了。我当时

虽然屏退左右亲信，然而心思确实不在这里。”这说明君主的

态度可以从他的神情探测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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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国末年，权臣智伯率领韩、魏两家讨伐赵襄子。韩、魏

听从了赵襄子的家臣张孟谈的策动，暗中图谋背叛智伯。张

孟谈借机要面见智伯，在营门外遇到智果。智果入见智伯说：

“韩、魏两家恐怕有背叛的可能。我在营门外遇到张孟谈，见

他态度傲慢，走路时脚抬得老高，见韩、魏二君脸色不正常，一

定是要背叛你。”智伯不听智果的告戒。智果出来后，便改智

姓为辅氏。张孟谈入见赵襄子，报告说：“我在营门外遇到智

果，看到他眼色里有怀疑我的神态。待到见过智伯后却改变

了他的族姓，今天夜里若不发动进攻，就来不及了。”赵襄子

说：“好吧。”便与韩、魏两家一起杀死守卫堤防的军官，放水冲

灌智伯的军队。这说明人的态度可以从眼神中探测出来。

殷浩在晋朝做官，名声很大。当时人们用他出来做官还

是辞官隐居来预测东晋的兴亡。这就是说，通过智者的态度

就能预测到未来的结局。［《吕氏春秋》说“国家将要灭亡的时

候，有道德的人就会事先离开朝廷。”］《玉钤经》上说：“内心高

兴，脸色就显得轻松；心中生气，脸色就变得轻慢；心存私欲，

脸色就露出轻薄；心怀恐惧，脸色就现出畏葸；心有忧思，脸色

就现出静穆。”这就是说，内心的情感可以从脸色上揣测出来。

［《易经》说：“即将背叛的人，他的话中必流露愧疚；内心

疑惑不定的人，他的话必然散乱无章；贤德的人话少，浮躁的

人话多；诬蔑诽谤好人的人，他的话一定虚浮不实；失去操守

的人，他的话必定不会理直气壮。《周礼·秋官·小司寇》关于

断狱有五听的说法，一是根据他的话来判断，其心不正，言语

必然烦乱；二是根据脸色判断，心术不正则必因惭愧而脸红；

三是根据呼吸来判断，其心不正呼吸必然气喘；四是根据犯人

听别人说话的反映来判断，其心不正，听别人说话则精神不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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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；五是根据犯人的眼神来判断，其心不正，则眼神散乱。］

由此可以知道，人的内心情感，一定会从其言谈神色上显

示出来。［从前，晋献公好色，骊姬就凭借其美貌来蒙蔽他；吴

王夫差喜欢扩充土地，太宰伯嚭就建议发动战争来蒙蔽他；齐

桓公喜欢美味，易牙就把自己的儿子杀了，把头蒸熟给他享

用，以达到蒙蔽他的目的。人臣蒙蔽君主的手段真可谓隐晦

诡秘，无奇不有，令人毛发悚然。由此可知，君主的好恶不可

流露在外，如果好恶表露在外，那么臣子仆妾就会因其好恶来

蒙蔽、挟制君主。所以说君主无意中显露出来的好恶，就会成

为臣下诱惑、蒙蔽、挟制君主的钓饵。］

能够明白这些道理的人，就可以向君主进行游说了。

诡信二三

【原文】

［议曰：“代有诡诈反为忠信者也。”抑亦通变，适时所为、

见机而作而不俟终日者。］

【译文】

［有这样一种说法：“世上有一种诡诈，反而被认为是忠实

诚信的。”这就是所谓通权达变的智慧。抓住适当的时机，大

胆去做，不要今日等明日，终成蹉跎。］

【原文】

孔子曰：“君子贞而不谅。”又曰：“信近于义，言可复也。”

由是言之，唯义所在，不在信也。［议曰：微哉！微哉！天下之

事也，不有所废则无以兴。若忠于斯，必不诚于彼，自然之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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矣。由是观之，则我之所谓忠，则彼之所谓诈也。然则忠之与

诈，将何所取定哉？抑我闻之：夫臣主有大义，上下有定分，此

百代不易之道也。故欲行忠，观臣主之义定；欲行信，顾上下

之分明。苟分义不愆于躬，虽谲而不正可也。］何以明之？

叶公问孔子曰：“吾党有直躬者，其父攘羊而其子证之。”

孔子曰：“吾党之直者异于是，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

矣。”

楚子围宋，宋求救于晋。晋侯使解扬如宋，使无降楚，曰：

“晋师悉起，将至矣。”郑人囚而献诸楚，楚子厚赂之，使反其

言。许之。登诸楼车，使呼宋人而告之，遂致其君命。楚子将

杀之，使与之言曰：“尔既许不谷而反之，何故？非我无信，尔

则弃之，速即尔刑！”对曰：“臣闻之，君能制命为义，臣能承命

为信。信载义而行之为利，谋不失利，以卫社稷，民之主也。

义无二信，信无二命。君之赂臣，不知命也。受命以出，有死

无殒，又何赂乎？臣之许君，以成命也。死而成命，臣之禄也！

寡君有信臣，下臣获考，死又何求！”楚子舍之以归。

［韩子曰：“楚有直躬者，其父窃羊而讦之，令尹曰：“必杀

之！”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，执其子而罪之。由是观之，夫君之

直臣，父之暴子也。鲁人从君战，三战三北，仲尼问其故，对

曰：“吾有老父，死莫之养也。”仲尼以为孝，誉而用之。以是观

之，夫父之孝子，君之北人也。故令尹诛而楚奸不止，闻仲尼

赏之，鲁人易降。此上下之利，若是其异也，而人主兼誉匹夫

之行，而求致社稷之福，必不几矣。］

颜率欲见公仲，公仲不见。颜率谓公仲之谒者曰：“公仲

必以率为伪也，故不见率。公仲好内，率曰好士。公仲啬于

财，率曰散施。公仲无行，率曰好义。今以来，率且正言之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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